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五十年后又欢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――　记５７届三（１）班同学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５７届三（１）班　何斐
　我们是５４年进苏中的，今年正好五十年。从我决定要自美国赶回去参加同学会开始，就一直在热切地盼望着。盼望的过程是快乐的。
　见面的时刻更是激动，在姑苏金秋时分，我们开始了四天三夜的聚会（交旅行社包办）。有些同学四十七年未见面了，刚见面的一刹那，相互对视了几秒钟，然后同时欢快地叫出对方的名字，再然后是有说有笑地回忆起高中时的种种趣事，一脸童真，大家高兴得都忘了年纪。
   我们在母校的道山亭，碧霞池畔三五成群漫步时，谈得最多的是当时母校在“全面发展，因材施教”的方针指导下严谨生动的学习气氛。我们课外活动更是多姿多彩，各类球队，各种文娱演出，还有许许多多学科小组，如物理，化学，数学，工程（汽车，木工）等等。我参加“青年文艺爱好者协会”，并任过主席。我们有自己的刊物“苏中青年”，“新垦地”，还经常邀请陆文夫等著名作家来校指教。
　回想当年同学年少，个个意气风发，人人自信向上。苏中的同学都很优秀，近半个世纪我班的班史印证了这一点。这不但表现在我们班出了两位院士（张钟华，何鸣元），一位全国人大代表（朱二桢），一位全国政协委员（许谨诚），　而且还有数不清的教授专家，总工总裁，所长局长。更主要表现在我们每个同学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，都能认认真真的工作，诚诚恳恳的做人。我们是永远的苏中人。
    当我们坐在科学楼前，按四十七年前毕业照的旧位置拍合影时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时间带走了五位亲爱的同学。多位敬爱的老师也相继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这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聚会。合影上的我们虽都年华已逝，但灿烂的笑容依旧。

　三（１）班是个友爱的大家庭，平时同学之间聚会联系不断，处处可见手足情深。就拿我挂一漏万的见闻，就可举出好多事例。姚知勤悉心照料到北京工作的朱二桢的儿子。韩文骥每次出差外地都去看望有病的同学（张铁，陈逸仙）。许多同学经常给有困难的同学寄钱寄问候。我们五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学，在异国他乡见到老同学，真象见到亲人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现在纽约的著名中医陈明在上高中时曾受过张钟华滴水之恩，现他对张钟华涌泉相报的事更传为佳话。

　在晚上的谢师宴上，我们向许楠英老师，张兆星老师，孙心慧老师等一次次敬酒感恩。遗憾的是我们的班主任王承舜老师中风卧床，不能前来。我们祈祷他早日康复。这些优秀的老师，言传身教，不但教我们知识，更教会我们怎样做人。
　三山岛是吴文化的发源地，古朴的自然风光使我们流连忘返。我们在岛上吃农家菜住农家屋，象在世外桃源。在岛上，我们举办了文化讲座，由我班的“女婿”（陈建新的夫婿）刚卸任的北大副校长何芳川分析国际形势，我班同学经济学家翁士达予测市场经济走向，还有物理教授陆大荣介绍张钟华院士领先世界的科学成果，演讲个个精彩，含金量极高。使我们感受到国际风云的变幻，世界经际脉搏的跳动，和我国科技的突飞猛进。近半个世纪来，我们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，我们走过了泥泞和坎坷，时间染白了我们的头发。但我们依然一脸阳光，乐观开朗，依然关心国事世界事。面对广阔和怡静的太湖水，象极了我们经过人生淬炼后逐渐淡泊，豁达的胸怀。这可能也是吴文化孕育的结果吧。因为我们是苏州人。
　聚会的最后一夜，正巧是我六十五周岁的生日。当晚同学为我在西山宾馆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庆生。有这么多同学和多位三（１）班的媳妇女婿为我唱“生日快乐”，我太感动了，也终生难忘。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班的同学这么多才多艺，大家尽情地歌唱欢笑，“我爱我家”，“我们永远是年轻”，“红莓花儿开”，“卡秋莎”等等老歌一曲接一曲。昆曲，黄梅戏，模仿秀，．．．．．．把同学逗得笑倒一片．我的生日过得真快乐。唯一遗憾的是我先生赵学溥（也是一个苏中人，５７届三（３）班。现任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）因参加国际会议未能与我分享我今年生日的欢乐。
　在美国六十五岁是老龄的标志，我是开开心心地跨入这个老人行列的。我们同学中多数人退休了，有些即将退休，还有些人已升级成“祖”字辈。我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活法，都成功地转换了角色。象我就成了有四个外孙的快乐的外婆。聚会时我们也没忘记交流育孙的经验。人活到这个年纪，深深懂得一个人事业成功还不够，生活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
　我们很感谢陈宪炯，吴志鹰，张惠珍等苏州老同学，他们把这次聚会组织得如此精彩充实，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快乐。
　惜别时分，依依不舍。我们互道健康长寿，互祝晚年快乐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于美国加州）
　
这是草稿，请修改指正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何斐
